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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河）洛州缑玄奘 南省偃师县缑

氏镇陈河村）人，俗姓陈，名祎。“唐僧取经”的故事，

早已家喻户晓。明代作家吴承恩据此敷演其事写成神魔小

说《西游记》，读者竞相传阅。玄奘一生的事迹，感人至

深。

立志出家西行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 年）。洛阳。

一辆风尘仆仆的驴车进了建阳门。街上的喧嚣（

惊动了车上的人，车帘一挑，探出一个孩子的小脑袋。这

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眉清目秀，面白如玉。他全身

穿孝，满怀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

从他身后又探出一颗光光的秃头来，原来是个年轻和

尚。和尚也穿着孝衣。

他们是兄弟二人，姓陈，是洛川缑氏县陈堡谷（今河

南省偃师县陈河村）人。哥哥叫陈素，弟弟叫陈祎。陈素

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长捷。说起来，陈家也算是有身

份的世家。曾祖陈钦，曾任北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

守；祖父陈康，是北齐时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也称陈

慧），一度出任江陵县令。陈惠对儒家经典很有研究，称

得上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

陈家全家都信佛。长捷出家以后，陈惠全身心地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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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陈祎读书。陈祎性格质朴，酷爱读书。他天资聪

颖，过目成诵，读书时不但领会极快，而且常能提出自己

的独到见解。一次，陈惠为他讲解《孝经》，当讲到“曾

子避席”这一章时，小陈祎郑重其事地站了起来，重新整

理整理自己的衣服，这才又恭敬地坐下。

陈惠很奇怪地问他这是为什么，小陈祎回答：“当年

曾子（曾参）一听到老师（孔子）之命，立即避席。今

天，儿子听到父亲的教导，难道还能安然不动吗？”

陈惠点头称道，心中非常高兴。他除了对陈祎的善于

理解思考感到满意外，更觉得这孩子在学习上既“诚”又

“专”，实在难得。陈惠相信这孩子将来必能有所作为。

但老人没等看到这一天，就不幸去世了。陈祎的母亲

已故去多年，长兄早夭，一个姐姐也已远嫁他乡，唯一的

长捷亲人就是在洛阳出家的二哥陈素了。陈素 匆忙回

家奔丧，见弟弟孤苦零丁无人照看，就决定带他一同回洛

阳。

忽然，人群呼啦一乱，纷纷让开道路。车把式急忙把

驴车停在了路边。只见一长串大车骨碌碌地从后面驶来，

车上装满了奇花异卉、珍禽怪兽。

车把式很有经验地说“：这是送到芳华苑的。”

陈祎问“：芳华苑是什么？”

车把式说：“那是皇上家的花园，里面什么好玩儿的

东西都有。到了冬天，花儿都谢了，皇上就让人用绸子剪

成花挂在树上，照样可以游园赏花。”

陈祎说：“既然什么好玩的都有了，为什么还要运这

么多好东西去呢？”

车把式接着说：“好东西当然是越多越好，哪会有够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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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迎面走来一群衣衫褴褛 、骨瘦如柴的民夫，

肩扛背驮着巨大的石块和木材，一步一喘。

陈祎问“：怎么才能消灭一切欲望和苦恼呢？”

长捷说：“你还是先听我讲讲‘四谛’吧，也就是我

们佛门的四个真理。第一是‘苦谛’。人生共有八苦，除

了生、老、病、死，还有怨憎会苦，就是不得不和自己讨

厌的人在一起，不得不干自己讨厌的事，岂不是苦？爱别

离苦，也就是不得不和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分开之苦；求不

得苦，自己的追求得不到满足，当然是苦；最后是五盛阴

苦，人生自身就是诸多苦的集合。”

“哎呀，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苦？”

“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第二谛，‘集谛’。‘集’就是原

因的意思。正像我刚才说的，人生的一切苦恼，都源于无

穷的欲望或愚昧无知，要想断绝苦果，必须消灭苦因，即

‘灭谛’，也就是消灭一切欲望，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

）境地。第四谛‘道谛’，告诉你要想达到涅槃，必

须诚心修道，终生不辍。”

“啊，我明白了，只有诚心向佛，断绝欲望，才能脱

离苦海，是吗？”

长捷点了点头，问“：你知道兜率净土吗？”

“如来佛弥勒佛就住在兜率天，对吗？”

长捷高颂佛号，说：“兜率天竖穷三际，横遍十方，

是个妙不可言的美好所在。弟子愿诚心向佛，脱离三界轮

回往生兜率净土！”

陈祎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双手合十，发愿说：“我也

要往生兜率净土，侍奉我佛弥勒！”

①褴褛：衣服破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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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车的老汉听到这里笑了：“这小公子年纪不大，志

气倒是不小！你也想成佛吗？”

车里的陈祎问哥哥“：佛陀是怎样成佛的？”

长捷便认真地讲了起来：

“佛陀释迦牟尼，是‘释迦部落的隐修者’的意思。

悉达多，是释迦部佛陀的本名叫乔达摩 落的王子，父亲

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临盆前，按照当地的风

俗要回娘家去。走到蓝毗尼（在今尼泊尔南部）时，摩耶

夫人累了，就在一棵树下休息，于是生下了悉达多王子。

七天后，摩耶夫人病故了，王子由夫人的妹妹波提夫人抚

养。

“王子天资聪慧，身材魁伟，从小跟随婆罗门（祭司

贵族）的学者学习天文、哲学、算学，跟随武士们学习武

术，很快就学识渊博，武艺高超。净饭王对这个文武双全

的王子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王位，建功立

业，成为‘转轮王’（统一天下的君主）。

“世间的许多现象经常引起悉达多王子的沉思：在炎

炎烈日下耕作的农人，步履 蹒跚 的老人，痛苦呻

吟的病人，亲朋哭泣着送往墓地的死人。甚至是那些拖着

耕犁喘息汗流的牛马，弱肉强食的蛇虫鸟兽，都能使他陷

入思考之中。他常常想‘如何才能解脱世上众生的苦痛？’

“他读过的吠陀书（婆罗门的经典）不能回答这些疑

问；他学到的知识和他未来将继承的王位与权力，也都不

能解决这些问题。于是王子产生了放弃王位，出家修行的

念头。

“净饭王发现了王子的心思后，曾想出种种办法，让

① 蹒 跚 ：腿脚不灵便，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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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改变主意。在王子十六岁的时候，净饭王为他娶了邻

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妃。这位太子妃后来为他生下了一个

儿子叫罗枯罗。

“但这一切终究没能阻挡住悉达多出家的决心。在一

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悄悄出了都城，进入了一片森林，

换下王子的衣服，剃去须发，做了修行者。那一年，王子

二十九岁。

“净饭王多方劝说没有效果，只好派了亲族中的五个

人跟随悉达多。这就是佛祖后来‘初转法轮’时所渡的那

五个人。

“王子和他的侍者们先后寻访了当时三个最有名的学

者，跟随他们学道，但仍没有找到解脱之法。王子又来到

了尼连禅河边的树林里，苦苦修行了六年，结果仍是徒劳

无功。这时王子悟到，单靠苦行是无益的。

“于是他走进了尼连禅河里去沐浴，洗去了六年的积

垢。随后又接受了一个牧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体力。这

时，跟随悉达多王子的五个人都离开了。王子走到一株毕

钵罗树下，铺上吉祥草，面向东方，在金刚座上打坐，发

誓说：‘我今如无证到天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

起此座。’

“经过七天七夜之后，他终于大彻大悟，得道成佛

了。”

陈祎听得入了神，感叹道：“原来佛祖成佛也这么艰

难！”

长捷说：“是啊！要想修得正果，的确要不畏艰险，

。”矢志不移

① 矢（ ）志不移：发誓立志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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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驴车已停在了净土寺外面。长捷付了钱，谢

了车把式，领着弟弟进了寺门。师兄师弟们都围过来问

候。

长捷把陈祎安顿下来，嘱咐说：“小弟，佛门是清净

之地，你可要守五戒呀！”

陈祎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不杀、不盗、不邪淫、

不妄语、不饮酒。佛经说，戒为平地，众善由生。”

旁边的一位和尚听了很惊奇：“长捷师弟，你这位小

弟看上去倒是很有慧根的样子。”

陈祎在禅房里睡了一大觉。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被僧

人们的诵经声惊醒了。陈祎不知不觉地走到大殿外，仰望

着殿中那气象万千的佛像 ）诚地合十礼拜，随，虔

着僧人们一起祈祷起来。

长捷诵完早课，出了大殿，看见弟弟那副全身心投入

的样子，很是高兴，说：“小弟，今天没事，我带你去白

马寺看看，怎么样？”

陈祎兴高采烈“：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吧！”

陈祎跟着哥哥看过了城东北的白马寺，又去看了城南

的龙门石窟。

他还和哥哥一起诵经，一起去听高僧进道。

有一天，他忽然对长捷说：“哥，我也要和你一样，

做一个佛门弟子

“做和尚很清苦呀，你受得了吗？”

“我不怕！我要弘扬佛法，普渡众生！”

长捷听了弟弟很有志气的话，十分惊奇，说：“阿弥

陀佛！难得你有这份愿心，日后必成正果。不过，出家为

僧可不是说说就可以的。朝廷有规定，各寺均不得私自剃

度。要等到朝廷下令度僧，经大理寺核定资格，颁发席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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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才可以出家。”

陈祎急不可耐地问：“朝廷下一次度僧是什么时候

呢？”

“这可不一定。就是度僧，也只度十四岁以上的。小

弟，你还小，还是专心多读些经书吧。菩萨知道你的心

愿，会成全你的。”

隋炀帝一边寻欢作乐，一边寄希望于佛法破邪。大业

八年（公元 年），这位“菩萨戒弟子皇帝”命大理寺

卿郑善果在洛阳剃度 名和尚。

消息传开，洛阳城都轰动了，报名要求剃度的足有好

几百人。这中间有真正虔诚的信徒，也有打其它算盘的

人。有的人把出家当作是出人头地的一条路，有的人为了

逃避沉重的兵役、徭役，也有的人仅仅是为了混碗饱饭

吃。总之，各种心思的人们把大理寺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陈祎今年已经十三岁了，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哥哥

长捷本来是不同意他来的，对他说：“这次度僧已经公开

宣布了，只度十四岁以上的。你还小，去也是白去。”陈

祎固执地说“：我若与佛有缘，自然就能出家。”长捷见他

态度坚决，只好由他去了。

陈祎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步一步向前挪。

终于排到了门前。负责报名的官吏头也不抬，机械地

重复着相同的问话：“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多大了？”

陈祎据实回答；“我叫陈祎，洛州缑氏县人，十三

岁。”

那官吏还是不抬头，不耐烦地说：“十三岁？太小了，

你不知道规定吗？去去去，别在这里捣乱了。下一个。”

陈祎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肯离开。

大理寺门前的人都散尽了，陈祎还是不肯走，望着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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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阻断了他与佛的大门，难过地在心中默念：“难道我真

的与佛无缘吗？”

这时，从大门里走出来一位面貌和善的大官，守门的

人都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望眼欲穿

的陈祎，便走过来问“：你也想出家吗？”

陈祎伤心地点了点头，说：“我年龄小，不够资格，

与佛无缘了。”

那大官见他说得郑重，越发感兴趣地问：“你小小年

纪，为什么要出家呢？”

陈祎昂起头，大声说：“我要继承佛祖释迦牟尼的事

业，弘扬佛法，普渡众生！”

那大官被他那落落大方的气度和不同凡响的抱负感染

了，忍不住赞了一声“：好！好大的志向！好！”他一把拉

住陈祎的手，说：“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大的志向！

我决定破格接受你了！”

陈祎一下子惊呆了。那大官身后的人提醒他：“郑大

人已经同意度你为僧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陈祎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位相貌和善的大官就是大

理寺卿郑善果。他喜出望外，扑嗵一声跪倒在地，连磕了

几个响头。

郑善果把他扶了起来，摸着他的头，很有感慨地对跟

随的人说：“一个人的风骨气度最为难得。这个少年来日

必成大业，会成为佛门大有作为的人物。可惜我和诸位都

已经老了，恐怕来不及看到那一天了。”

就这样，十三岁的陈祎终于满足了心愿，告别红尘，

在净土寺正式剃度出家，法名玄奘。

武德九年（公元 年），唐高祖李渊下诏，把僧尼

老道一并削减，其中真正勤奋修行的可迁入大寺大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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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钱供养；名不符实的一概勒令还俗，回家种田。京

城长安只留下大寺三座，大观两座，各州只留一寺一观，

其余的一律封门。

有一天，玄奘过去的一个朋友郝仁来看他。郝仁说：

“玄奘，你现在的名气可真不小，我随便找人一打听，就

把你打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把你吹得神乎其神，说你饱读

经书，学贯古今，说你学问顶天，是匹千里马，还居然说

你想到西天取经呢！”

玄奘点了点头说“；我的确想西去天竺，拜佛求经。”

郝仁瞪大了眼睛：“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要不就是书

读多了，头也发昏了？”

玄奘十分郑重：“佛经传到东土，其间讹误 甚多。

不去天竺，难以学到佛学真谛。纵然有千难万险，我也一

定要去！”

郝仁不再笑了：“那我就实实在在地给你泼一大盆凉

水吧。现在别说是去天竺，就是西出玉门关都不容易。我

国正在和突厥打得热闹，突厥人可不是吃素的。突厥现在

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支。东突厥在北面，控制着河套。不

久前差点儿打进长安的就是东突厥。从玉门关往西，都归

西突厥管。要想去天竺，必须通过西突厥的地盘。就算你

胆子大，想去试一试，朝廷也不会放你出关。没有朝廷发

的过所（相当于通行证或护照），贸然西行，一到边关就

得被捉住押回来，那罪过可不小。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

头吧。天下有那么多的书，还不够你读吗？”

玄奘再一次坚定地重申自己的决心：“为了学到真谛，

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决不回头！”

① 讹（ 误：（文字、记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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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仁惊愕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没看出来，你原来

还这么死心眼儿。好吧，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我来替你

想想办法。”

没过几天，郝仁领着一个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

的商人来见玄奘。这个高昌人看上去和汉人没有一点儿区

）洪海，听起来也是汉人的名别，连他的名字麴 字。

“我就是汉人。”麴洪海说“，高昌国大部分人都是汉

人，是汉魏以来屯戍在西域的汉人的后裔（ 。我们那

里说汉语，写汉字，官制、刑律都和中土一样。老百姓大

多以种地和放牧为生。种的东西也和这里差不多，无非是

粟、麦、棉花之类。我们现在的国王叫麴文泰，前隋大业

五年（公元 年）时，曾和先生麴伯雅来过中土，呆到

大业八年（公元 年）才回去。现在还有一位健在的王

太妃，姓宇文氏，是前隋的华容公主。高昌举国上下都信

佛，法师如果能光临敝国，国王陛下一定会盛情相待的。”

郝仁说：“原来你们国王也姓麴，是不是你的本家

呀？”

麴洪海笑了笑：“那要拐上好几道弯呢，反正三言两

语也说不清楚。”

玄奘问“：我如果要去天竺，该怎么走呢？”

麴洪海说：“那要看法师是想走陆路，还是想走水路。

若走陆路，就是从敦煌（今甘肃敦煌）出发，经鄯

）善（今新疆若羌（ ））、于阗 （今新疆

和田），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及吐火罗国（今阿富汗

北部兴都库什山及阿姆河上游之间），就可以到达北婆罗

门国（今北印度）。如果走水路，出海后经真腊占不劳山

（今越南东 里海岛）、海峡（今马六甲海峡）、狮子国

（今斯里兰卡），到达天竺国。不过，只能在十一二月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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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才能出海。”

玄奘想了想，说“：看来还是走陆路为好。”

麴洪海摇了摇头：“这条路也并不好走。别的不说，

路上必须穿过绵延千里的沙海，一旦迷路就很难生还。我

们经商的也只敢结伴而行。法师千万不可一个人冒险，一

定要多邀几个人同行。”

玄奘合十相谢。郝仁却又给他泼凉水：“谁会愿意和

你同行？像你这样死心眼儿的痴子，在下恐怕再也找不到

第二个了。”

来年正月，秋元贞观。

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埋头致力于富国强兵，并不

知道在他身边还有一位玄奘和尚也正在埋头准备自己的鸿

图大业，等待时机。

又是一个秋天。河南、陕西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雹灾、

霜灾，庄稼大面积绝收，饥民遍野。一时间，每天饥民滚

滚，如潮水般涌出长安城，各谋生路。

郝仁赶快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玄奘，说：“倔和尚，

你有没有这个胆子，混在逃荒的饥民中溜出长安？”

“这样难得的好机会，我当然不能放过！我马上上

路！”

“那个高昌人麴洪海正好也要贩货西去，他说可以陪

你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县）。

“这真是太好了！”

郝仁说“：凉州是西部边陲 ）重镇，现在的凉州

都督李大亮可不是一般人物。话又说回来了，当今的皇上

精明得不得了，他任命的刺史、都督，哪一个都不简单。

他把那些人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每天看着，谁干了什么

好事、坏事，就随时记下来。皇上还不时派人下去明察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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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干得好的就高升，贪污失职的就严惩。这样一来二

去，谁敢不尽心尽力？我听说李都督到任不久，正是心气

儿高的时候，对进出关塞的商民管得很严。你到了凉州，

可别犯在李大亮手里。能不能顺利地溜出玉门关，就看你

和佛祖的缘分如何了。”

玄奘深表谢意，说：“无论如何，我一旦踏上西行之

路，就决不再向东迈一步！”

公元 年，二十八岁的玄奘混在逃荒的难民中，出

了长安城，向西进发了。

千山万水

麴洪海多次往返于高昌与大唐之间，路已经走得很熟

了。玄奘跟着他先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县），稍作停顿，

然后前往兰州。继续西行，前面就是凉州了。麴洪海与凉

州都督李大亮有点交情，于是热情地把玄奘引见给这位执

法严明的封疆大吏。李大亮也久闻玄奘的大名，一见之下

非常客气，盛邀玄奘多停一段时间，设坛讲经，惠我凉

州。玄奘谦让再三。正说着话，又有客来访，却也是一位

和尚。李大亮笑着招呼说：“慧威法师，我看你还是及早

收了你的讲坛吧，免得出丑。长安有高僧到了。”他一指

玄奘“：这位就是玄奘法师，佛门千里驹。”

慧威喜出望外，眉开眼笑：“没想到法师不计凉州偏

远，亲临传法，这真是一方生灵的造化呀！法师如不嫌

弃，就请到小寺暂住。法师若不在凉州讲上一个月的经，

我是不放法师走的。”

李大亮也开玩笑地说：“这好办。我这就传令给四城

守卫，没有我的手令，谁也不许放走玄奘法师。这下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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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也溜不掉了。”

玄奘一看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告辞出来时，麴洪海说：“法师准备多住一段时间，

我的货物却等不及了，只好先走一步了。我已平安把法师

送到了凉州，也算不辱使命。希望法师西去天竺时，能取

道我高昌国，我王一定会欢喜不尽的。”

慧威吃了一惊：“原来法师是要远赴天竺的，失敬！

失敬！”他随即又叹了口气，说“：当年，我也曾在佛祖面

前发过愿心，要到天竺瞻仰佛迹。没想到困难重重，一来

二去，也就慢慢淡忘了。唉，岁月磋跎①，我今生恐怕是

无法还这个愿了。法师有此决心和毅力，实在令人佩服。”

玄奘还礼相谢。

他在慧威的寺中设下讲坛，开讲《涅槃经》、《摄大乘

论》等。每次讲经，台下都是人山人海。玄奘学识广博，

非一般僧人可比。他讲起经文来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往

往语惊四座。来听讲的除了凉州城内的僧俗以外，还有路

过这里的西域商人。他们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无不为

玄奘法师的道行惊叹不已。他们继续各自的旅行，也就把

玄奘的大名向西越传越广。

玄奘想找一位天竺人进一步学习天竺语，便请麴洪海

帮忙。麴洪海临走时，介绍来一位卷曲胡子的天竺商人，

说：“他叫乌叶，是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境内）人”

很快，进出凉州的人都知道了，有个长安来的玄奘和尚要

去西天取经。

李大亮都督忽然再次把玄奘请去，这一回却没有那么

客气了，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玄奘法师 你没有过

①磋跎：光阴白白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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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从我这里出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用再多说什么

了。你已经触犯了大唐的国法，按律应当把你立即抓起

来，押解回京。不过，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舍身求

法，不愧是一代高僧。我且饶过你这一次。法师若愿意继

续在凉州讲经，就仍然是我李大亮的座上宾；若想回长

安，我可以派人一路护送。总之，只要法师不再向西一

。”步，我一定既往不咎

玄奘不动声色地合十相谢，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等

他走后，李大亮马上吩咐手下人：“盯住这个和尚，他可

不是个一般人物，没那么容易就死心的。”

玄奘回到寺中，开始收拾行囊。慧威无声地跟了进

来，随手把门关严了，这才问“：法师准备这就动身吗？”

“贫僧在此叨扰已有一月有余，是该告辞的时候了。”

“法师是打算向西还是向东呢？”

玄奘迟疑了一下。慧威紧追了一句：“出家人可从不

打诳 ）语。”

玄奘回答：“临动身前，我已在佛前发下过誓愿，宁

可死在西行的路上，也决不向东一步。”

慧威说：“李都督既已有令，奘师怎样才能继续西行

呢？”

“只好冒险而为了。”

“奘师这一走不要紧，李都督日后知道是我放你西去

的，还能轻饶了我吗？”

“法师是李都督的朋友，我不会让法师为难的。傍晚

的时候我将出凉州西门，法师可以这样告诉李都督，也可

以现在就送我见官。”

①既往不咎（ ：对过去的错误不再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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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威笑了笑，说“：那么，请奘师跟我来吧。”

玄奘仍然面不改色，放下东西就走。慧威提醒他：

“还是拿上行囊吧。”

两个人出了屋，慧威却没有往寺院的大门走，反而向

寺后走去。玄奘跟着他七拐八绕，到了一个偏僻的角门

旁。远远地看见有两个小和尚等在那里，各自背着包袱。

小和尚们见了慧威，一起施礼。慧威指着他们说：“这是

我的两个徒弟，慧琳和道整。”又转而对两个人说“：我的

话，你们两个都记住了吗？一路上要好好侍奉玄奘师父，

千万小心。”

玄奘不解地看了看慧威。慧威说：“恕我年老体衰，

不能为奘师亲执鞍镫 ）了。就让我这两个徒弟护送

奘师一程吧。愿法师早到天竺，早得真经！”

玄奘恍然醒悟，不禁眼眶发热：“法师如此助我，不

怕李都督日后怪罪吗？”

慧威笑着说：“法师能够远赴天竺，舍身求法，老和

尚相比之下已经惭愧不已。这件事最多被李大亮骂一顿，

打一顿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法师还是赶快上路吧。菩

萨保佑，一路平安！”

玄奘热泪盈眶。

慧威领着他们出了角门，又说：“从凉州向西，经张

掖，便到了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东）。慧琳和道整会引

你去见瓜州刺史独孤达。独孤大人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个

信佛的。他如果知道了奘师西行取经的宏愿，一定会鼎

力相助的。”

玄奘再三拜谢。

三个人乘夜出了凉州。守门的认识慧琳和道整，知道

他们是李都督的好友慧威法师的徒弟，也就没有细加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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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路上，他们白天休息，夜间赶路，避开一切耳目，

终于顺利的到达了瓜州。

离开瓜州之后，玄奘一人一马走进了茫茫沙海。目之

所及，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直入天际。四外仿佛是一片

绳，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死亡的世界。玄奘牵着马的缰

黄沙中。

他循着散落的马粪，发现了一具倒卧在黄沙中的大牲

畜的骨架，在太阳下泛着白花花的光。这就是沿路的所谓

的标识了吧。他继续往前走，果然又找到了几丛骨架。心

中放松了一些。

玄奘感到头上如火灼，嗓子在冒火，脚下像踩在火烙

铁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驮在马背上的皮囊，喝了两口

水，又赶快扎紧。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补充水草，不得

不俭省些。

他在风沙中行进了 里，终于望见了一座烽火台。

越往前走，那座冷峻的堡垒就越大，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烽火台下有大片的清水嫩草，绿得诱人。玄奘唯恐被台上

的哨兵发现，便牵着马伏在沙沟里，强忍着酷热和干渴，

准备熬到夜间取足水再前进。

傍晚终于来临了，凉风习习，使人骤觉浑身一爽。玄

奘振作精神，蹑手蹑脚地向烽火台靠近，生怕发出任何声

响。他来到水塘边，放马去畅饮，自己也趴下去喝了个痛

快，然后解下皮囊开始盛水。

突然一支飞箭向他射来，几乎射中他的膝盖，吓得他

出了一身凉汗。后来，由于得到校尉王祥的同情和支持得

以摆脱困境。王祥还为他指出一条捷径：避开第二、三两

烽，直走第四烽（马莲井子），还把玄奘介绍给此烽的校

尉王伯陇。他来到第四烽之后，又因到烽下取水，被守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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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飞箭向他射来，王伯陇知道他就是玄奘，盛情款待

了他，并告诉他不要走第五烽（星星峡），应由此出发向

西北方向走，约在一百里处，有一个地方名野马泉，此地

有水草，玄奘按其所指方向，再次踏上征程。

一路之上风沙迷漫，遮（ 天盖日，玄奘在沙漠

了一百余里，因为迷失了方中跋涉 向，没有找到野马

泉。他心急如焚，喉干思饮，偏在此时饮水袋没有拿稳，

水全部倾泻在沙漠之上。他视水如命，已经四天五夜滴水

舍不得入口，玄类再也站立不稳，那匹马都已昏卧于沙漠

之中，他也昏迷过去。到了第五天的半夜，凉风竟然把他

吹醒，昏暗中那匹马也挣扎着站了起来，玄类按他主观判

断的方向，勉强走了十几里，那匹马偏不听指挥，向着另

外一条道路奔去，玄奘无可奈何只好随它而去，行不数

里，竟然来到了一处青草遍野，甘泉淙淙的地方。玄奘大

喜过望，人马俱得复苏，他在此停留了一天。

最后，他终于走出了沙漠，来到伊吾国。说是个国，

实际上非常小，城舍简陋，远不如大唐境内繁华。玄奘风

尘仆仆地进了城，找到一座伊吾寺，便上前叩门。片刻，

出来一个番僧，上下打量打量他，用番语问：“你是哪里

的和尚？”玄类也用番语回答“：我叫玄奘，是从东土大唐

而来，欲往西天拜佛求经。”那番僧很惊奇“：你是大唐来

的？你会说番语？”他回头向寺内喊了一声“：你们快来看

呀！这里来了一个东土大唐的和尚，要去西天取经，他还

会说咱们的话呢！”

话音未落，跑出来一个光着脚板的老和尚，用汉语喊

着：“哪位是东土来的和尚？快让我看一看！我有几十年

①跋涉：爬山蹚水，形容旅途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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